
2022年5月7日 星期六
编辑/郑千山 美编/王超花潮6

万溪冲的梨花，总在人们眉飞
色舞的谈吐中诱惑着我。迎着花期
尾声的倒春寒，我终于在周末得以
驱车前往。

6000亩梨园铺设在背靠梁王
山的万溪冲，遍野的梨花一片银白，
耀眼得有些眩晕。如果没有点缀其
间的殷红桃花，会疑心自己来到了
北国雪野。花事萦心，各种联想便跳
出思维，环顾四围，我有些心不在
焉，恍惚中总觉得似曾相识。手机
微信的震动打断了我的臆想，江西
的战友发来了我和他与连长的合
影，并附言：“今天是连长的忌日。”
对啊，4月 2日，十年前这个让人揪
心的日子。我瞬间从梨花季的温馨
中回到了倒春寒里的冷凉。如今背
靠梨园的山脚下虽然被鳞次栉比的
房地产占领，但在那熟悉山形下，27
年前驻训过的营区面貌还是浮出了
我的记忆。

已经过了盛花期的梨花纷纷扬
扬，如雪花飘落，契合着我的心情。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从花海中抽身而
退，穿过万溪冲社区的仿古街道，经
过一个新建小区，便来到了当年驻
训的部队营区。我们的部队当年被
封闭在这个山坳里，使这个驻扎多
年的训练团鲜为人知。我所在的部
队每年都要长途拉练至此，进行为
期三四个月的实弹发射训练。眼前，
已经搬迁多年的营区早是残垣断
壁，但还保持着原有的布局，我的记
忆复苏了。

太多不确定性里充盈的无数
巧合，使人生多维而鲜活。27年前
梨花正开，作为预提军官培养对
象，我被任命为杨成铭所在连代理
排长。杨成铭何许人也？他可是部
队的先进典型，虽然只有初中文化
程度，杨成铭却通过严格训练和刻
苦钻研，成为全旅首屈一指的武器

“维修”专家。不但多次立功受奖，
还直接从志愿兵破格提拔为上尉
连长。这样的“破格”提拔，在我 14
年的军旅生涯中是唯一所见。对于
这位标杆连长，我不见其人，早闻
其名。派我到他手下“镀金”，足见
政治部领导用心良苦。

担任代理排长虽然不足四月，
我却获益匪浅，甚至受益终身。在工
作上，他是好连长，在生活上，他是
好兄长。虽然是代理排长，但是在专
业技术上我却是不折不扣的门外
汉，尤其是在对战略武器这些“宝贝
疙瘩”的维护保养上，总是显得笨手
笨脚手忙脚乱。杨成铭看在眼里，将
我叫到身边说，连队所属专业必须
经过半年的专业培训才能胜任，而
你到连队锻炼的时间却只有四个
月，指导员在外学习，连队的政治工
作有点掉队，好好发挥你这个机关
来的“笔杆子”的特长，放开手脚，明
天开始主抓这项工作。作为宣传科
新闻报道员，搞宣传教育我自然得
心应手，有连长的支持更是如虎添
翼。次月，在旅政治部组织的外训连
队歌咏比赛、演讲比赛、黑板报比赛
中，我们连夺得两个第一名和一个
第二名，这在连队史上尚属首次。当
年部队节假日会餐，干部可以适量
饮酒，连长杨成铭在五一劳动节会
餐时破例奖赏了我一口缸“老白
干”，我豪迈地一饮而尽，虽然后来
翻江倒海狂吐不止，但醉得其所，我
感到荣光。

家住重庆涪陵三峡片区的杨成
铭，兄妹众多，家境贫寒，在官兵眼
里，他是严爱相济的兄长。作为年近
40的最老连长，他事事处处以身作
则，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工作时第一
个到岗，训练时第一个到位，就连高
强度的武装越野训练，他都坚持与
二十来岁的战士一个考核标准。律
己生威，实干垂范，部队的标杆连队
就是这样立起来的。

人生百面，最难琢磨的是人的
情绪。我们很难在一脸严肃的杨成
铭脸上见到笑容，而在他坚硬的表
情里面，却隐匿着太多的善良和慈
爱。在行将结束代理排长时，连队发
生的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故事还
得从我此次踏访的梨园说起。训练
场外的宝珠梨沉甸甸地压弯了树
枝，已经到了采摘季节，经不住诱惑
的三个新战士便趁着夜色偷摘了几
塑料袋。此事被群众反映到了部队
的驻训领导，连长和指导员为此作
出了检查，并责令连队严肃处理当
事人。连务会上，气氛非常紧张，新
任指导员义愤填膺，痛陈当事人过
失，以骂人的言语“问候”了三名战
士的父母，并要求给三名战士处分。
杨成铭一言不发，一直阴沉着脸，官

兵们都预料连长随之而来的暴风骤
雨。使大家大跌眼镜的是，杨成铭并
没有发作，相反，他一改平常的严
厉，他接过指导员的话平静地说：指
导员刚到任，作为连长，我负有不可
推卸的管理责任，我会在接下来的
军人大会上作出深刻检查。给三名
新战士处分的问题一定要慎重，要
着眼他们的成长，充分考虑他们的
未来，给予改正错误的机会。最终，
自然以杨成铭的意见定调，他和三
名战士都作了检查。其实，这三名战
士都在我排，作为代理排长，我也难
辞其咎。如果责任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的军旅生涯会不会从此改写？现
在想来都有些心悸。但是，连长杨成
铭自己将责任担了下来。据他讲，这
是他 27年军旅生涯中唯一一次被
批评和作检查。不撂挑子，有担当，
是我敬重杨成铭的主要原因。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这句
歌词在杨成铭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
释，每个与他共过事的官兵都能从
他那里感受到手足亲情。给我发来
微信的江西战士多次说，成为杨成
铭的兵，是他的福分，我相信他代表
了很多战士的感受。杨成铭资助过
很多家庭困难的战士，也为驻地很
多困难群众送去过温暖。曾在他连
队的一名陕西籍战士转业后遭遇车
祸去世，他给家属寄去了自己整整
一个月工资，而当时妻子正下岗待
业。部队要表彰驻训先进个人，众所
周知，按实绩非杨成铭莫属，他却说
服连队党支部支委成员，将先进个
人指标让给了我，意在为我的即将
提干增加筹码。

如愿提干并经过半年的军校培
训后，我继续在旅政治部宣传科工
作，担任新闻干事。杨成铭则在当了
一年半连长后，再次破格晋升为副
营长。杨成铭所在的营区与我所在
的机关有数十公里，我们的相聚只
能在他半月一次的回家属院时。只
要杨成铭在家，我和一个由他手下
副连长调任司令部参谋的小伙子就
一定是他家里的座上宾。我们期待
这样的日子，因为除了通过聚会，可
以从他身上学到做人的道理和部队
的本事，更重要的是能够感受到家
的温暖，享用到他亲自下厨烹煮的
正宗川菜。每每此时，我们都会在酒
意酣畅中谈天说地，意犹未尽。而杨
成铭，在豪饮中也尽显一名军事干
部的特质，在先干为敬后倒杯亮底。

在杨成铭担任营长的时候，我
调到了两百公里以外的基地机关。
其间，我们都要想方设法每年聚会
几次。铁打的营盘，也要在日月流
转中新陈代谢，这是战斗力的要
求，也是军队建设的铁律。在杨成
铭升任旅副参谋长两年后，我俩不
约而同地脱下戎装转业地方。不同
的是，杨成铭要回到原籍重庆涪陵
安置，而我则随老婆户籍省城昆明
就地安置。在送行晚宴上，杨成铭
和我都喝得酩酊大醉，我看见他眼
里不断有泪水流出。我深知，这是
他对军旅的不舍。

此晤竟成永别，饯行成为诀别
是何等残酷。转业时间不久，杨成铭
就查出了癌症，但他一直瞒着我和
一众战友。患病期间，他两次回到部
队，遗憾的是我俩一次也没有见上
面。第一次我正好在省外出差，重任
在身。第二次原本是可以见上面的，
但他考虑到我刚去一个边疆县级市
任职，为了让我安心工作，就没有告
诉我。

起风了，梨花落，我从破旧营房
摔碎的瓦片声中回过神来。“梦回人
远许多愁，只在梨花风雨后。”倒春
寒，这股来自西北地区的间歇性冷
空气侵袭，蚀骨般寒冷。此刻，它在
与南方暖湿空气相持不下中脸色骤
变，阴雨潇潇落下，梨花落，春带雨。

我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某个周末，
我从学校回村里家中，见老父亲从农田收
工回来，急切地给他看了一篇东西。看的
啥呢？

原来是，我正好进入14岁，到了可以
入团的年龄。而且，自认为经过积极努力，
表现也算品学优良。因此，迫切想加入共青
团。让父亲看的便是入团申请书初稿。

父亲读过私塾，不但有文化，还加入地
下党，参加过抗日、解放革命斗争。知道我
申请入团，尤其看到我写到“党是先锋队，
团是后备军”“学习真理的学校，实践理想
的战场”“建设中的生力军，战斗中的突击
队”等语句，高兴极了。肯定地对我说：“儿
呀，你对共青团的性质、入团的意义、团员
的作用，还真有了一定的认识。”整个晚上，

他一边打着草鞋，一边不住地给我讲起自
己过往的经历、革命志士的故事。其中，先
烈书写血书、矢志革命的气概，如浪似的掀
起了我内心的澎湃。

深夜，我辗转反侧睡不着。相比先烈
血书，直感自己尚未呈交组织的入团申请
书稿子，白纸黑字，还缺些啥。缺什么呢？
我的心颤动着，我的血翻滚着。突然，我心
头一紧，眼前一亮，一咕噜翻身起了床，拎
起搁在桌台上的书包，悄悄从堂屋走进厨
房。我点上煤油灯，从缸里舀了一瓢水，倒
进瓦盆。然后，打开书包，取出毛笔，退掉
笔套，把笔浸泡在水里，并用拇指和食指
轻轻搓揉笔毛，反复清洗残墨。待毛笔洗
净、甩干，我便在饭桌边上静静地坐下来，
再次铺开了纸张。

此刻，我端详着自己左手的指头。中
指指头圆满、充盈。于是，我一口咬了下
去，牙齿将指头咬破了。顿时，血朵儿汩汩
而出。14岁的我虽还有些年少，但这时的
注意力高度集中，随着“嘶——”地倒吸一
口凉气，再痛也不怎么感觉到了。我右手
立即握起刚才洗过的毛笔，让笔尖充分蘸
血，在铺开的稿纸上庄重地写下——我的
入团申请书。

我的左手始终举着，大拇指不停地挤
压中指指头，使得血滴持续溢出。而右手
中的毛笔不断地去蘸着血、写着字，越写
越激动。黎明时分，东方既白，我用指血、
蘸毛笔所写的入团申请书，在此前墨水稿
的基础上，经过充实、修改，完成了。共青
团是什么？入团为什么？入团后做什

么？……沙白的纸，鲜红的字，一行又一
行。这时的我，已然是不晓疲劳，不知时
分，处于无比兴奋之中。

我的母亲起早做饭，推开厨房门，一见
我这样，惊了。她虽然不大识字，但懂得我
写的东西。面对字字句句渗透着血色的入
团申请书，再看我脸上泛白、眼里通红，一
句“三儿……”没说完，泪就“扑嗒嗒”地滚
落下来。那是又心疼又喜欢啊！

一份热血申请，就这样被撰写出来，
呈交给团支部。不久，经过介绍人推荐、团
组织考察，我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团员。这是我首次加入进步团
体，无疑成为迈开人生之路的一件大事。
那种迫切、炽热、纯洁和真挚，其情其状，
至今难忘。

美兮，翔兮，绿孔雀
李光彪

像宁蒗河一样流淌的，是河滨走廊上
漫步的人流。

宁蒗俗称小凉山。在新华字典里，宁蒗
的“蒗”字是专用于地名，指的就是宁蒗。一
个边缘贫穷落后的彝族自治县，能够独享
一个汉字，这应该是宁蒗值得骄傲和自豪
的地方。当然，宁蒗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地方
还有很多，比如高原明珠泸沽湖，比如山巅
瑶池青龙海，比如小凉山诗人群。

金秋时节，小凉山苹果飘香，稻穗金
黄，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宁蒗河西岸，绿
松随风摇曳，波斯菊绚丽开放。宽敞的河滨
走廊上，晨起锻炼的人们，把矫健的身影留
在河岸。华灯初上，宁蒗河五彩斑斓的灯光
里，流溢着五彩缤纷的梦。这是历史的梦，
也是现实的梦。在梦里，小凉山已经旧貌变
新颜；在梦里，小凉山已经一步跨千里。

南向北蜿蜒流淌的宁蒗河伸展开一
双温柔的手臂，把一座崭新的城市拥抱入
怀。宁蒗河就是小凉山的因亲河，宁蒗城
是因亲河养育的儿子。宁蒗正一天天长大
成人，靓丽了小凉山上一道迷人的风景，
为建设最美彝乡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苍茫的小凉山，历史上一直是化外之
区，蛮荒之地。天大的桌子，地大的凳子；

吃的是坨坨肉，喝的是大碗酒；穿的是麻
布衣，住的是木板房。曾几何时，小凉山是
贫穷，落后，愚昧的代名词。据《宁蒗县志》
记载，自西汉起，宁蒗便已纳入封建王朝
版图，唐南诏时初属铁桥节度，后属剑川
节度管辖。元朝时属丽江路军民总管府管
辖。明洪武时期改属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
管辖。清康熙以后属永北府管辖，民国时
属永北县管辖。直到 1956年 9月 20日成
立宁蒗彝族自治县，小凉山才有了属于自
身的行政机构，这个机构就设在大村街。

在小凉山腹地蒗渠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的大村街，就是一个小小的村
寨，街长不过百米，住户不过百家，街道两
旁仅有数十间简陋的土墙木板房，有五六
个小商摊点，两户铁匠铺和一户酒坊，周
围田地荒芜，野狼出没，加之兵灾匪患，呈
现出一派凄凉的景象。1949年前的宁蒗
是没有城的，大村街就是那时小凉山上不
多的几个集镇的缩影。这些集镇多是破烂
不堪的土墙茅屋和木结构的瓦房。而集镇
之外的广大山区基本上都是木板房和木
楞房，人畜混居普遍存在。新中国成立后，
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亮了小凉山，一座县
城在一个村寨上建起来，一个希望在 12

个民族的歌声里唱响。
县城虽然建起来了，但直到 1965年

兴建县委办公楼，才在小凉山上第一次以
砖木结构取代土木结构建筑。随后，兴建
了文化馆、工人俱乐部、影剧院、灯光球
场、县政府办公楼、百货大楼、白鹤宾馆等
建筑。机关企业也纷纷在大村街上建起了
自己的办公楼。到1980年代，宁蒗县城正
初具规模。但很长一段时间，始终局限在

“一城一河一条路”的状态。仅有的一条街
道道路狭窄，路面凸凹不平，排水系统瘫
痪，雨季污水横流，街道两旁的建筑大多
房屋老旧，年代失修。

宁蒗县城在新时代迎来了新机遇。根
据国家棚户区改造政策，宁蒗完成了对郑
家河沟、朝阳路、北渠路和泸沽湖大道沿
线的棚户区改造，改造后的街道两侧楼房
林立，墙面上绘制有独具彝族文化特色的
花纹图案，给宁蒗县城增添了神秘的民族
色彩。在城区绵延6公里的宁蒗河生态环
境治理与修复工程是宁蒗“最美彝乡”建
设的大手笔，建成后的河滨走廊成为了宁
蒗县城最吸引人的去处，河滨走廊因此也
被称为河滨公园。

汽车穿过万格隧道，一座崭新的城市

扑入眼帘，高楼林立的大街上，一块醒目
的广告牌上写着“建设凉山地区最美彝
乡”几个大字，或许，这就是今天宁蒗人的
底气和自信。这是一片古老却充满激情与
活力的土地，这是一片年轻却积淀着深厚
文化底蕴的土地。昔日一步跨千年，今朝
跑步进小康。一座初具规模的小凉山新城
正在崛起，“三纵七横一廊”的城市构架初
步形成。在昔日野狼出没，野鸭栖息的蒗
渠坝，在贫瘠落后的小凉山上，这座城正
在书写着历史的传奇故事。

今天的宁蒗县城，已基本实现了硬
化、亮化、绿化、美化的现代化城市标准，
过去以“脏乱差”出名的宁蒗县城实现了
历史蜕变和华丽转身，一个街道畅通、功
能完善、干净整洁、具有历史记忆、民族特
色、宜居宜业的美丽彝乡正逐渐展现在人
们眼前。

我漫步在河滨走廊上，欣赏着城市在
新时代里的新风貌，心里充满着新的希望
和新的憧憬。蜿蜒流淌的宁蒗河，连接着
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打开了一幅崭新
的时空画卷，像饮了一壶冷藏千年的陈
酿，我仿佛已经醉卧在小凉山上一年四季
开不败的鲜花丛中，感受醉美彝乡……

一份热血申请书
张桂柏

醉美彝乡
和文平

梨花落 春带雨
李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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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一

也许，你在世界舞台上看过云南著名
舞蹈家杨丽萍的孔雀舞；也许，你在动物
园里见过人工饲养的孔雀；但楚雄双柏哀
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自然舞台上，至
今还栖息着风度翩翩的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绿孔雀，不知你见过否？

巍巍哀牢山下的恐龙河、小江河、石
羊江、磨江湾一带，从古至今，原生绿孔雀
与当地农民相生相伴，和谐共生。双柏恐
龙河自然保护区，位居红河流域上游礼舍
江（石羊江）畔，最高海拔2946米，最低海
拔556米。这里是中国原生绿孔雀最大的
栖息地。

绿孔雀究竟与这里的哀牢山有什么
不解之缘？绿孔雀为什么偏爱哀牢山这方
山水？前几年，我在林业部门工作时，曾多
次走进恐龙河、小江河一带，曾与绿孔雀
不期而遇。

那是2018年3月的一天，我随国家林
业局鸟类环志专家前往小江河，了解绿孔
雀栖息地保护情况。汽车像一头驴，在蛇
形状的防火公路上忽而盘旋而下，忽而盘
旋而上，反复在林间九弯十八拐爬行。一
路鸟语花香，一路绿水青山。水是山的项
链，水是山的腰带，也是山的裙褶，尽收眼
底的是一幅幅无穷无尽的天然山水画。车
在山中走，人在画中游，穿越林海，仿佛是
山重水复疑无路，何时能柳暗花明又一
村？越走越远，树木越来越稀疏，河谷越来
越深，海拔也越来越低，仿佛这里已经进
入夏天，树木葱绿，阳光带火。我微微放下
车窗，让一缕缕久违的山风帮我洗洗肺，
忽然间有人惊呼：“停车，停车，前面有绿
孔雀！”我睁大眼睛，百米开外的路上有一
团绿绿的东西在晃动。还不等激动万分的
我打开手机，一只绿孔雀就“嘭”一声腾空
而起，“哦—哦—哦”叫着张开双翅，像一
架绿色的小飞机，飞翔着消失在200多米
下的山谷。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美丽的绿
孔雀。

二

我们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一
边观看常年布点的红外线相机拍摄到的
绿孔雀照片、视频，一边听保护区的工作
人员介绍绿孔雀：世界上有三种孔雀，它
们分别是刚果孔雀、蓝孔雀、绿孔雀。这三
种孔雀中，仅有绿孔雀在中国野外分布，
是我国原生鸟类物种。而人们在动物园见
到的孔雀，不论是蓝孔雀、白孔雀还是黑
孔雀，都是人工饲养的蓝、绿杂交后基因
混乱的绿孔雀后裔，并不是原生的绿孔雀

血统。
绿孔雀的外观很独特，其冠羽毛是直

立向上的一簇，从脖颈到胸前的羽毛似一
串串绿色的铜钱斑纹，犹如女人的金项链，
非常漂亮。它们白天三五成群漫山遍野觅
食，晚上则栖居大树上，方圆几十公里，每
一座山头都有绿孔雀，它们各有各的领地，
各有各的家园，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春天是绿孔雀现身最多的时候，也是
人们观赏绿孔雀的黄金时段。每年农历二
月，随着气温不断回升，小江河与石羊江
交汇的河滩上，就是绿孔雀谈情说爱的地
方。这里海拔500多米，属季雨林气候，春
天来得特别早，万物也苏醒得早，一年一
度绿孔雀的“爱情”海开始涟漪。黎明，成
年发情的雄性绿孔雀就会发出“哦—哦—
哦”的鸣叫声，那声音好像是雄鸡在啼鸣，
又仿佛是向雌性绿孔雀发出爱的信号。还
不等太阳睡醒，四面八方的绿孔雀就会从
山上下来“赶会”。有的觅食，有的喝水，有
的在沙滩洗浴。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对
象，寻配偶。到了晚上，绿孔雀又各回各
家，各找各妈。每天早出晚归，持续将近一
两个月，这种“相亲会”才会结束。

石羊江潺潺流水，暖风袅袅，河滩就
是天然的绿孔雀爱情擂台赛舞台。为了追
求爱情，两只雄性绿孔雀各自张开羽毛，
发出挑战的信号，一次又一次从地上腾
起，面对面空中对啄，互相用脚踢打。反复
几个回合，胜者为王，败者退场。据讲述，
一只雄性绿孔雀，至少拥有3只雌性绿孔
雀，绿孔雀争霸就是为了获得更多雌性绿
孔雀的欢心。如果雌性绿孔雀觉得情投意
合，就会在原地不卑不亢地蹲着，心甘情
愿接受雄性绿孔雀冠军的到来，从此，“有
情人终成眷属”。随后，一个新的绿孔雀家
族将会诞生。

三

绿孔雀身上，承载着中国的传统文
化。不论是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还是
古代官员的官袍、官帽上，都有绿孔雀的
化身。这些图腾表明，绿孔雀是吉祥鸟，是
美丽吉祥的象征，更是身份高贵的符号。
因为吉祥，因为高贵，绿孔雀在民间被神
化为凤凰，被神化为大鹏，被神化为百鸟
之王……

难怪我的家乡有一座山，就叫凤凰
山。山头仰东方，左右是两座翅膀形大的
山。家乡人都说是凤凰晒翅膀欲起飞。村
庄就坐落在凤凰的巢里，错落有致的房屋
仿佛是一窝窝凤凰。不仅我的家乡，全国
各地都有很多凤凰山、凤凰台、凤凰镇、凤
凰县、凤凰城、凤凰湖，凤凰是美的象征。

从古至今，把高贵的美人比喻为稀世
凤凰，龙凤呈祥，如汉司马相如的《凤求凰》

诗：“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
思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与孔雀
有关名传千古的诗句也比比皆是，如“孔雀
未知牛有角，渴饮寒泉逢牴触”（杜甫《赤霄
行》）“孔雀东飞何处栖，庐江小吏仲卿妻”
（李白《庐江主人妇》）……

千百年来，绿孔雀一直是当地人崇拜
的吉祥图腾。古籍《南中志》曰：“云南郡有
上方下方夷出孔雀，常以二月来翔，月余而
去。”而双柏县清乾隆《鄂嘉志》也有记载：

“壬戌秋八月，边境送火雀。曰从鄂嘉来，节
礼年年若。土特味异珍，网络遍林壑。双笼
十八羽，恐逸严束缚。计程三百里，输送芳
行脚……”（《放雀行》）。穿越时光的隧道，
昆明与大姚金马碧鸡的传说，有很多相同
之处，至今昆明和大姚仍然有金马碧鸡坊、
昙华寺、白塔、白塔路、碧鸡关等地名。从这
些地名和留下的古籍来看，昆明和大姚就
像一对孪生兄弟姊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其实，不论是昆明还是大姚，金马碧鸡
里的图腾“鸡”就是绿孔雀。

在如今绿孔雀种群比较集中的双柏鄂
嘉镇，年近花甲土生土长的林发荣，向我们
讲述了一串串民间崇拜绿孔雀的故事。林发
荣说当地人称绿孔雀为凤凰、大鸟、神鸟，因
为绿孔雀最爱吃的食物是豌豆，所以当地人
也把绿孔雀叫作“豌豆鸡”。

绿孔雀栖息地，当地人很容易捡到绿
孔雀的羽毛，人们把羽毛拿回家，缝制在
小伙子的老虎帽上，或是缝制在小孩子的
虎头鞋头上，又把绿孔雀的图案刺绣在小
孩子的裹背上、衣服上，以示驱灾辟邪，祈
求小孩子健康成长。还有的人家，还把捡
回家的绿孔雀尾羽毛插在堂屋门头上，插
在家堂上，祈求吉祥，保佑平安。鄂嘉一带
古时候曾经是傣族人居住的地方，地名至
今仍有叫“摆衣田”“摆衣河”“法啦地”的。
据康熙《南安州志》记载：当地婚姻习俗，
男以水泼女足为定。饮酒，以一人吹芦笙
为首，男女牵手，周旋拍手顿足为孔雀舞。

不难看出，康熙王朝至今350多年的
历史，人与动物相生相伴的双柏，就跳孔雀
舞。孔雀舞既是中国民族文化中的一个缩
影，也是中国民族文化园中的一朵奇葩！

四

2009年，绿孔雀正式被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皮书列为（EN
物种）。如今，绿孔雀已被列为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鸟类。

生态兴则文明兴。恐龙河自然保护区
生物物种的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典型性和
脆弱性以及绿孔雀、野生苏铁等物种的稀
有性引起了省内外动物学、植物学、生态
学专家与学者的高度关注。为了保护绿孔
雀，2003年 4月，楚雄双柏恐龙河自然保

护区正式成立，明确了机构、编制、人员，
并聘请了 79名当地世袭居民为护林员，
天天巡山管护，在绿孔雀分布区聘请140
名农民为绿孔雀保护监测员，不断织密绿
孔雀保护网。为了保护绿孔雀，扩大绿孔
雀栖息地，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双柏县

“壮士断腕”，关闭退出矿点 5处，拆除违
法违规建筑955.77平方米、标牌13块、输
电线路 2条、永久封闭矿井 14个。退出小
水电站2个，恢复植被12922平方米，植树
约 2274棵，封堵矿山洞口 6处。同时，国
家、省、州林业部门也积极实施极小种群
保护项目，进一步加强绿孔雀监管，在恐
龙河自然保护区石羊江、恐龙河、小江河
畔绿孔雀分布区域，安装红外相机177台
开展监测。在保护区外石羊江、恐龙河、小
江河绿孔雀分布点划定 12块样区，13条
样线，进行了重点监测和种群调查。恢复
绿孔雀栖息地75亩，租用农地种小麦、豌
豆，在不同区域建立绿孔雀食源基地4块
34亩，饮水补充点21个，扩大绿孔雀栖息
地重点管护监测面积达12687公顷。还与
中科院、云南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科研
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长期对绿孔雀进行科
研和监测，加强绿孔雀保护科学研究，编
制绿孔雀保护实施方案，争取项目资金，
守护绿孔雀家园。

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抢救和保护，
2019年，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动物来
啦”栏目开展绿孔雀知识普及和宣传，播
出绿孔雀保护影像。随后，中央电视台“新
闻调查”又播出了“因为绿孔雀”调查节
目，进一步肯定了绿孔雀保护成效。可喜
的是到 2021年底，绿孔雀野外种群数量
达到300只左右，接近全国550—600只的
50%。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
在昆明召开，“楚雄元素”绿孔雀亮相大
会，出现在COP15会标中，绿孔雀的身影
进入了世界大视野。

绿孔雀出名了。森林覆盖率高达84%
的双柏县也声名鹊起，2017年被评为省
级生态文明县，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
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单，还获得了中国
最美生态文化旅游休闲县、“省级森林县
城”、云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先进县
的诸多荣誉。

今年 4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
保护区野生动植物西南监测中心“绿孔
雀科研基地”落户楚雄；云南省林业和草
原科学院与楚雄“院地共建绿孔雀栖息
地研究基地”建成；楚雄与中国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联合打造“中国楚雄—绿孔雀
之乡”正式启动；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出任

“中国双柏—绿孔雀家园”形象大使。双
柏绿孔雀，正在重整行装再出发，飞向全
国，飞向世界。


